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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南开大学，有这样一位年过古稀的退休教授，他退而不休，将办公室移到家里，带领学生们继续向基础数学的无人区探索。2012年，他在73岁高龄时，独立获得天津市自然科学一等奖，2014年，再次主持国家科学基金委的一个项目，接下来，让我们跟随记者，走进这位，老骥伏枥、耕耘不止的老人——定光桂。
记者按照定老事先嘱咐的3个2数字坐标方式顺利找到了他的家。洪亮的声音很难和眼前面容消瘦、身形单薄的老人对应起来。定老穿一身略显破旧的老式深蓝色梅花运动服，透过厚厚的眼睛片目光炯炯而坚定。
定光桂教授，今年76岁，一谈起数学便神采奕奕、活力四射、思路敏捷、逻辑清晰。酷爱数学的他，近几十年来，一直保持着每年在数学SCI检索以及核心刊物上至少发表两篇论文，至今独立出版了数学专著8部。所有这些，在他这个年龄组的国内高校教师中并不多见。他常说，在数学科研领域，同样需要不畏艰难。
    “中国科学专门约我的稿，我搞这个问题，87年开始12年没有人解决，01、02年我打开了一个缺口，从而就一大片工作出来了，因为这是我最先打破，打一个口，然后继而带领我学生，现在包括俄罗斯的、以色列的、日本的、美国的都跟着在干，希望这个问题最后解决是中国科学家，不要老是外国人干什么，跟着人家屁股后头干。”
定光桂与南开结缘，钟情于数学，已近六十年的光阴。他1956年进入南开大学数学系学习，毕业后便留校任教，在三长制管理体系时期，曾任南开大学的教务长，后来历任数学系主任、博士生导师，并曾经担任天津市政协常委、市侨联常委等职。但是他和老伴住在南大北村一套老房子里已经三十多年了，房屋里还是水泥地面、白炽灯管、木头窗框，这样的装修和简单的家具在一起，堪称陋室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定老和南开一路走过，从南开公派到瑞典皇家学院，成为新中国派往西方学者中的第一个获数学博士者。
    “我明年在南大六十年了，我17岁上大学，56年来南开，然后留下就一直在，中间经过很多反复，下放到辛口，哗，又把我们回来了，把我最先送到瑞典皇家科学院，然后又破格得了一个数学博士，接着就是出国，对，完全两重天，一个是土插队，一个是洋插队，是什么都忍受过。所以现在有一个意外的产品，就是，我现在哪都不觉得很困难或者很苦啊什么的。
    85年，我入党了，就是干一点有意义的事。我们有三次机会，都可以换房，但是我们都没要，我爱人跟我，好像对这方面，没有很大的需求。我现在主持的这个科学基金，我总想，我再给它打个缺口，所以我平时就是，我只要闲着，我就在想问题。所以他们不要学数学的，我就老鼓励他们，数学就是这点好，就像你出去旅游，在车上没事，你还可以想我怎么做，因为数学说不定的，因为有时，哎，突然你就想起来了，赶紧拿纸划划好。上面放的全是纸，我一高兴就花花写，写下来一点东西。你看，到这一个夹子这里，这就是我要的东西了，你都看不懂的。（记者：那如果走着路买着菜想起来了怎么办？）马上回来！我每天总要想一下，总不给他间断。”
定老出于对数学的酷爱和育人的职责，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返回教学科研第一线教书育人。定老师直到七十岁之后，才在南开退休，依然受邀为西安交大教育部特批的数学拔尖人才实验班讲课。他做老师的原则就是要师德高尚、尽心尽责。
    “我就给他们讲专业课，另外就是启发他们怎么搞科研，总结好几个事业成功之道，热爱祖国，立志成才，就这样，我绝不会把人都讲走了，反过来，窗口上，外面都是人，关键你要讲的生动。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师，就是一个原则，我既要讲，就不能把人讲跑，我要么就不讲。我引以为骄傲的就是，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居然还能认出我来，我当时带的，哪有那么聪明的。第一条，你教师就要这样下功夫，所以你像后来我的研究生，江西的，父母就是种田的，基本上大字不识，结果来我这里是第一年显得很差。就我一个研究生很不客气，人家问了一个问题，他给人家，你这个都不懂！我马上站起来就火了，讨论班不许说这种话，我说，讨论班任何人都可以问问题，你只能说就给他答，或者你跟他说你可以看什么书。果然这个小孩，第二年以后非常棒。最后他到美国，现在在美国当教授。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，要启发孩子们的这个主动性。你看看外面那些不懂得，大学多轻松，讲完一次后，以后都不用备课了，那就是你的教师不认真，照本宣科嘛，第二年你还这么讲，第三年你还这么讲。我就不一样，我每年都要想，针对他们的情况，我就想，每次讲什么，问什么，所以你看每年都不一样。”
定光桂在指导自己的弟子们从事研究时，一直是慷慨无私的。有些学生已经成为国外高校的知名数学教授，同时，定老师的人格更获得后辈们发自内心的仰慕。定老曾经带过的硕士研究生李建泽，如今已经是天津大学数学系的老师，他说定老师的课不仅带他不断的攀登科学的高峰，更重要的是让中国梦深深根植于年轻人心中。李建泽对记者说：“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定老师今年76岁了，还在做研究，特别钻研，比我们年轻人还刻苦，那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他讲课特别严谨，每一步解读的非常清楚。比如，有一个结果，如果是对的，他一定要求给出证明；如果是错的，一定要给出反例。他经常要求我们做到两点，一是诚信，不管对学术，还是做人，这是最基本的；二是感恩，包括对父母、老师、社会，都要有感恩的心。”
    定光桂教授的教学演讲，遍及世界各地。他九一年曾受邀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做客座教授，当时的月薪是5万美元，当时定老的父母已经不在，姐姐已经在美国生活，并且和他受邀的学校近在咫尺。同时，在外讲学期间，美国学校允许夫人和孩子同行，对于他来说，移民美国，轻而易举，但是面对姐姐的挽留，他毅然选择放弃，回到南开。因为他说，科学家是属于祖国的。
    “科学是没有国界的，但科学家是属于祖国的。你看居里夫人，她大概在87年，她最先发现第一个元素钋，她为什么要选择钋，（为了）纪念她的祖国波兰。因为她从小是很艰苦的学习，可最后她最大的成功，她没忘记她的祖国，虽然她长期定居在法国。下面一个是陈省身，那么有名，功成名就，最后他回到母校，而且他回来的时候特别有意思，他带了两部汽车送给数学所，你看他很有意思，他两部车都是美国车，当时来了就有个问题了，当时85年，天津没有一家修美国车的，零件要坏了一个都没法修。那个时候外国车来都是日本车，我们就问陈先生，怎么你不买日本车呢，（陈先生说）唉，我想着日本把咱们南开给炸了我就……就是他对那个爱国就是无形中产生的一种感情。
    我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发表在国内的刊物上，北大很有名的教授叫廖山涛，中国第一个得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，他所有的好文章都是发表在北大的学报上，所以我自己觉得一个中国人吧，应该首先把自己国家的杂志水平拿上去，所以我们把好文章投在自己国内的杂志上，我们自己杂志的影响因子才能升高。我们也就是一个女儿，她在美国待了16年，一直读，读了两个博士，读完以后就到香港科技大学，当了老师，我闺女是回到香港，香港是中国的，还是为国家服务。”
定老不仅在退休之后，依然钻研数学领域的难题，带领学生们挑战学界的高峰，他更是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科学人才，为祖国贡献智慧。其实啊，在我与定老的交谈当中，也是深深的被这位老人对于祖国的那一片赤诚的情怀所打动。报道当中，我们提到了定老的居住条件非常普通，其实啊，要知道，定老甚至没有手机的，他从来不用手机。这位老人朴素的生活态度，让我深深的折服。另外在交谈当中，他也提到了一些往事，从他的交谈中，我能够感觉到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依然保持着一份率真和正直，他身上的那一份纯粹的品格，也让我非常的敬佩。其实采访当中啊，我们也聊到了基础理论学科远离市场的这个现实，要知道定老的不少同行，转而研究应用数学领域之后，都有开发高科技产品，实现经济价值的。但是定老说，基础理论总要有人研究，他就像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某种工具，干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发现，哦，原来就得用这个工具，才能把活干好，所以它才叫基础，没有了基础的砖瓦，怎么高屋建瓴呢。这位老人就是如此的甘于平凡，淡泊名利。我们的节目名称是中国梦天津人，在对于定老的采访之后，也让我感受到了那一份非常朴实的中国梦的表达。老人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这样的词语，但是他所做的，不正是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着自己毕生的精力，为实现中国梦而孜孜以求吗。

